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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想要突破，她是自由灵魂弗里达
    将一切按下暂停键的新冠疫情，

让谭元元重新审视当下、思考未来。
曾想过“退役”的她，在空白期

深刻感受到了自己对舞台的依赖与
渴望。“没有准备好和舞台告别，我

无法离开。”对谭元元而言，舞蹈已
是她生命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后

疫情时代，谭元元的重新出发从不

为自己设限开始：不再规定自己何
时告别职业舞者身份、不再限制自

己在舞蹈行业中的活动角色。
2021 年 7 月，舞蹈音乐剧场

《谭元元和她的朋友们———美术馆
奇幻夜》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连演

三场，原班人马将在 8月下旬回沪
加演。疫情后谭元元的首次回归选

择了不同于以往 Gala形式的剧场，
跨界融合多媒体影像、舞蹈、音乐、

绘画等不同艺术形式，在午夜美术
馆中以舞解画，演绎画中千言。这一

次，除了领舞，谭元元还首次担任了
演出的艺术总监和联合编舞。这一

次，她想突破。

一众名画里，谭元元选择了墨

西哥现代女画家弗里达 · 卡洛于
1940年创作的《戴着荆棘项链与蜂

鸟的自画像》。“在她身上我能感受
到一种热烈奔放的生命力。尽管有

苦痛和不幸，她始终坚定、真实，率
性而活。”

说起弗里达，谭元元的眼睛亮

了。多年前在墨西哥巡演时，她就拜
访过弗里达的故居蓝屋。每幅色彩

浓郁的画作都如同弗里达浓墨重彩
的一生，用一种离于标准的、复杂有

深度的生命之美击中了谭元元。《美
术馆奇幻夜》中，谭元元用与弗里达

对爱情、绘画、生命一样的无限热
爱，身着正红舞裙演绎了《卡门》选

段，并用偏现代的芭蕾语言，与现场
乐队做即兴配合。这场不再用“标

准”设限的表演绽放出鲜活色彩，阐
明了谭元元对弗里达自画像的解

读：无畏那猴子背叛、黑猫厄运，我

更爱荆棘复苏、绿萝鲜活，永远热
烈，不惧爱恨。“想留在舞台上，再久

一些。无所谓年龄、病痛。”面对未
来，这是谭元元的回答。如此用近乎

鲁莽的真诚踏过人生荆棘、并将生
命交予艺术的勇气，正是艺术家的

相通之处。

身份转变，也预示着谭元元未
来前行的方向。“如何利用影响力，

把年轻舞者带出学校、为他们打通
平台，让他们也能多感受、多学习，

这是我在思考的。”谭元元想充分利
用自己的编导、协

调、资源整合能

力，为下一代中国
舞者铺宽道路，

“更好地讲述中国
故事，在世界舞台

上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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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3月 6日晚 8点，由旧

金山芭蕾舞团重新演绎的巴兰钦版
舞剧《仲夏夜之梦》拉开了首演的大

幕，慕名而来的人们坐满了旧金山
战争纪念歌剧院上下 4 层的 3146

个席位。谁都没料到，这竟成了疫情
前旧芭最后一场演出。

剧中，谭元元化身众仙之后提

泰妮娅，在一众精灵翩跹中与仙王
怄气又和解，从那滴落在额头的爱

懒花汁思索爱的真谛。一向只专注
舞台的她，在幕间也察觉到气氛异

样。“第一幕演完，大家都在后台交
头接耳。第二幕舞者们又情绪饱满，

状态很好，就像最后一场演出一
样。”她回想道。赞助商和资助人们

一反常态地缺席了首演香槟庆祝，
而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和六十几号

的乐手悉数聚集在后台，谭元元这

才得知政府已在晚 7点下令剧院封

闭、演出停止。在团长的执意请求
下，本该中断的舞剧演到了剧终；而

剧外现实，缺憾恐多。“那时只说暂
停，大家都想着会尽快恢复。”与许

多人一样，谭元元的生活毫无防备
地被新冠疫情打断了。

2020年 3月 16日，旧金山正式

“封城”。原本排了十几场的演出悉
数取消，一停便是一年多。她直言：

“舞台内外就是我熟悉的一切，无法
登台的日子太窒息了。”

聚光灯骤然熄灭，身着仙后舞
裙、化着精致全妆的谭元元一时间

无所适从：她从未离开过舞台。她是

柴可夫斯基《天鹅湖》中冲破牢笼的

公主奥杰塔，是浪漫芭蕾巅峰之作中
为爱发狂的乡村姑娘吉赛尔，是莎翁

经典《奥赛罗》中忠贞却悲惨的苔丝
狄蒙娜，也是罗兰 ·佩蒂改编下热情

奔放的吉普赛姑娘卡门。亮眼履历上
无数光鲜头衔可用谭元元的伯乐、旧

芭艺术总监海尔吉 ·汤马逊的一句评

价概括：“她生来属于舞台。”
疫情忽地来袭，演出戛然而止，

舞台上翩翩起舞的仙后、观众心中的
天生舞者被生生拽出生活惯性。她卸

下妆容、退去华丽舞裙，在生活突然
的停顿之中，以最初的面貌与自己、

与家人、与生活面对面。

追求完美，她是众仙之后泰坦妮娅

    观众眼中的众仙之后谭元元觉得

自己更像小美人鱼。“那是最让我感同
身受的角色。身在舞台，我太理解这样

纯粹、愿意奉献一切的心情。”
2011年，谭元元主演了德国汉

堡芭蕾舞团艺术总监约翰 ·诺伊梅
尔编导的芭蕾舞剧《小美人鱼》，观

众被她独具一格的演绎所深深打

动，让她登上第二次职业高峰。这股
强大的感染力正来自谭元元如小美

人鱼般为爱献身的芭蕾追梦路———
对芭蕾的极致追求与功成名就的背

后是以热爱支撑的艰辛与困苦、舍
得与放下。谭元元十一岁进入上海

舞蹈学校，当工程师的父亲觉得“芭
蕾是西方的艺术”，在她训练受伤后

坚持反对她做职业舞者，母亲对谭
元元的严格要求也让她始终感受不

到认可。十八岁为追寻更大舞台只
身去往异国他乡，谭元元在歧视与

排挤中用一首巴兰钦的《斯特拉文
斯基协奏曲》在舞台中央立稳脚跟，

用刻苦与实力赢得尊重。跳开裂的
足尖鞋、浸满汗水的毛巾、被托举动

作磨去颜色的芭蕾舞裙，都藏在聚
光灯照不到的台下。

2020年疫情当下，仅通过 Zoom

交流、在家中与团员“云和练”的日子
仿佛又将谭元元置身于那间二十年

前她曾独自闷头苦练的小舞房，看不
清的未来、触不到的舞伴、回不去的

从前。这一次，她依旧选择做一条执
着的小美人鱼，将世间之痛化为舞者

之美，与合作十余年的编舞家尤里 ·

波索科夫携手献上母女双人舞作品
《母亲》。疫情之中，谭元元与尤里将

目光落在我们曾习以为常的亲情，回
归到人与人的相互联结支持，用肢体

诠释陪伴、以舞蹈感恩和解。
在旧金山防疫规定下，作品处

处受阻：群体聚集不得超过六人、常
规练习室不予外借、拍摄场地难寻。

2020年 6月拍摄时，由谭元元、母
亲、尤里、导演、摄像师组成的简单

团队仅用一台摄影机在旧芭的仓库
完成了全部录制。谭元元负责自己

和母亲的妆发，还和团队一起打扫
临时铺上的地胶。“那是我第一次

踏进舞团仓库，全是我熟悉的布景、
服装和海报。曾经跳过的每个角色、

每出场景又回到眼前，才真正感受
我在舞团 25年的点滴。”谭元元说，

母亲看着她贴满仓库墙壁的巨幅海

报，忽地攥紧她的手，口中叹着:“囡
囡这一路真是不容易。”谭元元和母

亲全情投入五个小时、不断变换机位
的拍摄，直至力竭仍然欢喜。母亲最

能理解谭元元将含蓄情绪纳入每个
姿态的表达，这是她对舞蹈之热爱，

也是对舞台之渴望。

“起初不敢想象，妈妈能做我的
舞伴。”谭元元笑着说到。曾考入舞蹈

学院却因现实而放弃的母亲是将芭
蕾梦想植入谭元元心中的人，也是在

芭蕾舞者残酷竞争中鞭策她不断前
行的人。“尤里常在演出季与我父母

碰面，感叹我们母女情深。疫情之中
家人无私的支持和爱就更显珍贵。我

能坚持到今天，妈妈对我永远是最大
的支持。”聊起妈妈，谭元元眼角泛

红。作品最后，不苟言笑的母亲侧身
微笑着摸了摸谭元元的头。这不仅是

母亲对女儿的慈爱，更是认可。母亲
认可的谭元元，不是享誉全球的芭蕾

女皇，而是那个从十一岁起就勇敢追
梦、从未松懈的小女孩。拂去一切争

议误解，母亲用最温暖的怀抱告诉谭
元元：你做得很棒。

距离《小美人鱼》首演十年，谭元
元仍是那条愿为舞台献出所有的小

美人鱼。而妈妈，永远是这条小美人
鱼身后予她心安的无形力量。

2 母女同心，她是为爱献身美人鱼

11:55，谭元元到达舞蹈教室，提

前5分钟是她的习惯。

8月 28、29 日，她将在上海东方

艺术中心再次献演《谭元元和她的朋

友们———美术馆奇幻夜》。这是预约好

的一次专访，但练功于她，如同每天起

床后的一杯咖啡，是打开一天的必须。

一丝不苟的盘发、修长的脖颈、因立足

训练而后弯的双腿、明显外凸的高脚

背，26 年来几乎一日不落的芭蕾训练

如雕塑家手中的一把刻刀，雕琢着她

清瘦身体的每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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